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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两天早晨，天还黑乎乎的，陆野、李忠
良、野鸽子就从辛庄出发骑马去汾阳。临走的
前一天黑间，陆野就把行程告给野鸽子，要野
鸽子保密的同时，听从他的命令，汾阳联络站
完事后即刻返回辛庄，不得随他前往太原。野
鸽子答应了陆野的要求，和李忠良一路相跟，
前往汾阳万义客栈。

陆野和李忠良、野鸽子骑马路过温泉，穿
越兑镇沟，走高阳，跨过三泉镇，走到汾阳城南
时，晌午已过，从南瓮城来薰门走入城内，三个
人在饭摊上吃了臊子面，七转八拐，到了东关
长巷营门外找到了万义客栈大门。

客栈坐东朝西，天圆地方式大门，能容车
马进出，野鸽子说：“这家大门好大。和窑大小
差不多。”

陆野说：“车马店的大门都大，起码要让车
马出入自如。”

三人拉着马，走进前院，院子两边有二十多
间马棚，七八间马棚里已拴着马，中间一间草料
房里堆满了切好的干草麦秸节，门口放着一口
切草刀。陆野找了一间马棚拴好马，在草料房
里装了两筛子切好的干草麦秸，倒在石槽里。
安顿好马匹，陆野带着李忠良、野鸽子从中间厅
房进去，掌柜的穿着长袍戴着礼帽正坐在桌前
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听见有人揎门进来，一边
拨拉算盘一边问：“客官是住店还是找人？”

陆野走近掌柜的细细一看，笑着说：“这不
是王海山老兄的店吗？”

掌柜的王海山停下手里的活，赶忙抬头一
看，哈哈大笑着说：“陆野老弟，这是从哪来？
前几天，还和杨思源聊天，说起你，他说估划你
也快来了。还真让他猜准了！”

陆野说：“杨思源在吧？”
“在。在后院。赶快坐下，喝口水。”
陆野、李忠良、野鸽子都坐在八仙桌跟前，

店小二赶忙上前倒好水冲好茶，退了出去。王
海山问：“老弟，你这是从哪来的？”

“从辛庄来的。”
“哦，明白了，是从驻地来的。”
“这一段城里风声紧不紧？”
“前一段时期紧过一阵子，如今不要紧。

不过，警察隔一段时间要来查一次店。”
陆野他们坐着喝了几杯茶水，站起身要去

找杨思源，王海山说：“杨思源在后面小跨院边
窑，他现在对外是万义客栈的账房先生。那个
小院有三眼窑，我住当中窑，二掌柜李万青住
右边窑，思源住最里面边边窑。”

陆野从厅房出来，和李忠良、野鸽子走厅
房背后进了二进院，从二进院南侧小门进入跨
院，一进跨院，陆野就喊：“账房杨先生在吗？”

杨思源正手拿一本《共产党宣言》在看，听
见有人喊他，赶忙把书压在炕底，三脚两步走
到门口，拉开门跷腿而出，与正进门的陆野撞
了个满怀，杨思源猛然抬头，一看是陆野，拿起
拳头在肩头砸了两拳，嘴里咝咝地说：“我还以
为从哪来的丧门星，把人的门牙也快捣烂了。
原来是你，早几天就盼着你来了。”

陆野说：“走得急，进门快，搂门帘低着头
撞了你的嘴巴，还不是见你心急？”

杨思源说：“你本来是个稳重人，怎突然变
成个急性子？”

“再稳的人也有急的时候。”
“李忠良是从这儿过去的，我认识。这个

女的是……”
“忘记给你介绍了。她叫野鸽子，是土客

高豹子的妹子。使得一手好枪，身手也不凡，
一般三四个男人不是他的对手。”

野鸽子举手抱拳说：“承蒙陆兄抬举厚爱，
还望杨先生多多关照。”

杨思源微笑着对野鸽子说：“你刚才说承
蒙陆兄厚爱是怎么个爱法？”

野鸽子爽快地说：“陆兄爱不爱是他的事，
反正我喜欢陆兄。”

杨思源说：“郎才女貌，天配就的一对，既
然喜欢就好好地去爱。陆兄是个稳重果断刚
强的人，值得你爱！”

陆野说：“思源老弟，胡说些甚！这种事是
不能随便乱说的。”

野鸽子说：“陆野兄，让他们说吧，我才不
在乎！”

陆野、杨思源、野鸽子三个人聊得正开心，掌柜
的王海山从门口进来说：“让野鸽子去我房间休息，
晚上就住在那里，我和二掌柜住一晚，陆野、李忠
良和杨思源住一起。你们先聊，黑间一块吃饭。”

陆野说：“王掌柜我虽熟悉，但不知底细。”
杨思源说：“此人精明可靠，做事精干利

落，又同情革命，对我们的事相当支持，我们的
人来这里有钱没钱都可住宿，人们带来的行李
都在这儿寄存。有一回，一个队员的盒子枪藏
在饲草堆里，店里的伙计在切草时发现了盒子
枪，并翻了出来，王海山发现后，当即送给伙计
五块银洋将枪收回。并劝告他，这关系到店里
的生存问题，千万不能说出去。为了应付敌人
查房，他将万义店原有的一枚旧图章拿出来蒙
混敌人。有一次敌人查房，一进门就气势汹汹
地说‘你们万义店窝藏共产党，立即给我们交
出来。’王海山不慌不忙将万义栈的图章拿出
来，一边给敌人看，一边对他们说‘我们不是万
义店，是万义栈，我们栈里住的都是过路的商
人，没有共产党。’就这样将敌人蒙混过去。”

陆野说：“看来王海山是可靠之人，我们也
不需要瞒他什么。”

“山里什么情况？”
“辛庄有史老大和高豹子两支土客武装，史

老大那支土客人员复杂，由几股子人组成，史老
大同情革命，愿意参加游击队，二当家的老猫和
三当家的苗木意见一致，不愿意参加游击队。
目前，史老大只能听从老猫和苗木的话，到南面
紫金山一带发展去了，我派高德胜和王振川随
队行动，继续做史老大和老猫、苗木的工作。”

“眼下，史老大的土客武装已不现实。高
豹子的情况如何？”

“高豹子入党后，表面上表现还不错，态度
也比较明确，应该说加入游击队问题不大。可
是，高豹子的心腹，也是他的磕头兄弟贺兆林，
私下里和周边群众要钱，霸占良家妇女，当地
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在群众中影响极坏，民愤
极大。不但影响高豹子队伍的形象，连我们的
队伍出去，群众也指指戳戳。”

野鸽子插话说：“丢开我哥的面子，干脆收
拾了狗日的。”

杨思源说：“彻底清除掉。”
陆野说：“老弟有所不知，这贺兆林不但枪

法准，还会点三脚猫功夫，关键是他手下还有几
个亲戚，一旦把握不好，就会对革命造成损失。”

野鸽子冷笑着说：“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哪
是我的对手。没事，到时候我负责擒拿他。”

杨思源说：“陆野兄多虑了！早下决心为
好，小心有变。”

李忠良也说：“就一个贺兆林不足为虑，他
虽有几个亲戚，我们也还有十几个人，只要我
们找个借口提前卸了亲戚的枪，绑个贺兆林还
不是易如反掌。”

陆野说：“收拾贺兆林我已提前和高豹子
说过了，估划他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野鸽子说：“公开为民除害，我哥虽当下心
痛，但也只能咽在肚子里。”

杨思源问陆野：“经费筹集多少？”
“没有多少，前后筹集有千数元。”
“太少了，游击队一旦成立，要吃要穿，还

要购买粮食武器弹药，用钱的地方多得是。”
“前一段主要精力放在改造土客上，下一

步则要加大力度筹集经费。”
“我这儿，地方党组织筹集了一些，但数量

不多，也是个千数来块钱，还得给省委上交一
部分，他们那儿更困难。”

“游击队的服装怎么解决？”
“应该向南方红军学习，统一缝制。”
“颜色也弄成灰色？”
“衣服帽子用灰色布料，戴红领带。鲜红的

红领带象征着游击队战士勇于洒热血牺牲的革
命精神。我们也可以把红领带叫牺牲带。”

“牺牲带的创意不错。”
“所有的这些都得报省委批准。包括游击

队的名称和领导人。”
“是啊，这两天我们抽时间去一下太原，当

面向省委领导汇报请示。”
“太原回来得好好筹集军费，缝制服装。”
几个人说着话，太阳不觉已西斜，天幕开

始降临。大掌柜王海山和二掌柜张万青急匆
匆地从门进来，喊杨思源、陆野他们去东街东
铭楼吃汾阳的特色饭，杨思源知道陆野他们衣
服里带着武器，站起来拍了拍腰间说：“东西收
起来吧，万一遇上敌人搜查就麻烦了。”

野鸽子、李忠良、陆野掏出短枪递给杨思
源说：“杨兄，收起来吧。”

杨思源打开箱子，拿出衣被，搬起底座一
角木板，把枪夹在衣服里放进箱底，再把底座
一角木板安好，盖上铺盖衣物，关箱上锁。

王海山、张万青带着杨思源、陆野、野鸽子、李
忠良出了万义客栈大门，顺着东街而行，街上的灯
笼已亮，几个人踏着灯笼的光，走到东铭楼饭店，
一楼厅房的桌子已坐满了正在吃饭的食客，靠近
窗子的一桌正在划拳行令。店小二看见万义客
栈两位掌柜的到来，赶忙提着茶壶迎到二楼一间
临街雅座，王海山招呼人们坐好说：“小二，今天
就吃八八席，你安顿一下厨房，就说今天来了几
个稀客，要品尝咱们的八八席，让他们用心做好。”

小二一边倒茶一边说：“王掌柜，你知道八
八席有三等，咱上几等的？”

王海山说：“我们人少了点，就上个二等的
二八八吧。另外，来两壶汾酒。”

小二倒好茶说：“好的，您稍候。”小二放下
茶壶，退了出去。

小二走后，陆野说：“听小二说，这八八席
还分等次？”

王海山说：“是啊，这汾阳吃食特别讲究，有
好多来源于皇宫，后流传到民间。这八八席分三
等，一等席叫三八八席，八碟八烩八大碗；二等席
叫碟碗席，也叫八碟八碗，四碟四烩八大碗；三等
席四个盘子八个碗。碟子内有糖粘花生、核桃
仁、梨片儿、芥菜肚丝、片羊肉等冷荤食品，盘子
内则装过油肉、十香肉、油糊茄子、虾酱豆腐、炒
蒜苔、拔丝藕根等时令食物蔬菜，碗里盛放烩蘑
菇、烩鲍鱼、烩三鲜、清蒸鸡、三鲜汤、虾米白菜
汤等。人们多习惯于八碟八碗和八大碗。”

野鸽子说：“这么复杂。那八大碗有些甚菜？”
王海山说：“我也记不太准确，大概有红烧

肘子、芙蓉腊八肉、酿冬瓜、清蒸丸子、小酥肉、
清蒸鸡块、酿山药、白菜卷。有时厨师根据季
节调整时鲜菜蔬。”

野鸽子说：“我从来也没听过这些菜名，一
会真让小妹开眼。”

不一会，小二拿来酒盅酒壶筷子，并陆续端
上了酱梅肉、溜丸子、虾酱豆腐、桃仁炒青芹、黄
瓜拌粉皮、五香驴肉、家乡焖子、清蒸鸡块、羊肉
酿冬瓜、鸳鸯鸡蛋、雪浮肉、焖排骨、蒸扣碗、芙
蓉腊八、过油肉、酿山药八碟八碗十六道菜。野
鸽子低着头，用心看着菜肴，嘴里不住地咽着唾
沫，王海山倒好酒，看了看野鸽子说：“看把鸽子
香成甚啦。别看了，动筷子吃吧！”王海山夹了
一筷子菜，众人也纷纷吃起来。

王海山吃了几口菜，端起酒杯说：“咱还是
按老家的规矩来吧。我和二掌柜张万青给每
位看酒三杯。”

王海山说着，倒好三杯酒，放在醋碟里，双
手端给陆野，陆野接过碟子，喝了碟子里放的
三杯酒。王海山又轮着给杨思源、李忠良、野
鸽子分别看酒。轮上野鸽子，野鸽子头杯酒先
在嘴里咂咂，尔后咽下，第二第三杯头一仰就
下咽，摸摸嘴说：“真香。”

陆野看着野鸽子说：“二杆子，不敢那么
喝。喝醉怎办！”

野鸽子笑了笑，看着陆野说：“没事！”
王海山看完酒，由张万青看酒。张万青倒

好酒，挨着给陆野他们四人看酒。陆野、杨思

源、李忠良三个人都干了自己接过的三盅酒，
野鸽子接过敬酒，喝了一杯说：“我不敢喝三
杯，喝得多了恐怕出洋相，请各位大哥见谅。”

王海山说：“自家弟兄在一起喝酒，喝个痛
快，喝多点没事！没人会笑话你的！”

野鸽子一只手端着一杯酒，爽快地说：“那
我就喝了。”野鸽子一仰头，两口喝干了两杯酒。

王海山竖起大拇指，赞叹着说：“妹子果然
厉害，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王海山说着，脖子向街道拧了拧，低声说：
“不好，警察。”

陆野问：“在哪？”
王海山向窗外奴奴嘴说：“五六个警察向

东铭楼饭店走来。”
陆野、野鸽子赶忙站起来向窗外望去，果然

有五六个警察歪戴着帽子大摇大摆地向饭店方
向走来。陆野说：“不要心慌，我们继续吃饭。一
旦进饭店检查雅座，由王掌柜出面应对即可。没
有什么可怕的，依我看，那几个人是例行检查。”

警察进了饭店，一楼的划拳声、吵闹声戛然而
止，雅间能听见那几个警察检查客人的大声呵斥
声，陆野、王海山他们不慌不忙地吃着饭喝着酒。

隔了一会，雅座的门哐当一声被踢开，那五
六个警察端着枪横冲直撞进屋，为首的胖子耷拉
着眼，用枪指着众人，凶神恶煞地说：“我们检查
流窜共党，你们这些人是干……干……干甚的？”

王海山站起来指了指杨思源和张万青说：
“我们三个都是万义客栈的，我是大掌柜，张万青
是二掌柜，杨思源是账房先生。他们三个是河西
做药材生意的，正经的生意人，我的好朋友。”

胖警察摆了摆枪说：“你们三个面熟见过，
他们三个生人得接受检查。”

胖警察说着示意另外几个警察搜身，那几
个警察背起枪，分别走到陆野、野鸽子、李忠良
跟前搜身，野鸽子脸沉着，手指捏得叭叭响，陆
野看见野鸽子来了火气，暗暗地捏了几次手
心，当胖警察向她腿上摸去时，野鸽子的手指
再一次捏响。陆野拉拉她的手对警察说：“老
总，这是我妹子，没事的。”

胖警察眯缝着眼说：“好靓的妹子。”说着
手顺势往野鸽子的身上搭来。

野鸽子抬了抬胳膊，架开了警察的手。
那警察在众人面前丢了脸，凶巴巴地正要

发作，王海山从棉袍里摸出两块银洋，走到胖警
察跟前，拿银洋的那只手握着胖警察的手说：“自
家妹子，没见过世面，如有得罪，请老总见谅。”

胖警察手里捏住银洋，当下笑着说：“没
事，都是正经生意人。打扰了。”

胖警察把两块银洋装进衣兜，挥了挥手
说：“走吧。什么也没搜得，这里没有共党。”

胖警察一说，几个警察都退了出去。
王海山送几个警察出门下楼，返回时闭上

门，饭店又有了喧闹声。杨思源说：“幸亏我们
走时藏起了武器，要不然就麻烦了。”

王海山说：“还是思源兄有先见之明。”
野鸽子说：“带上也不怕，正好收拾那几个

臭警察。”
陆野说：“这你就不懂了，收拾他们几个容

易。可你想过没有，城里住着警察和军队，如
果收拾了他们，枪一响，我们能轻易出城吗？”

杨思源说：“陆野说得对，枪一响，说不定
又是一场恶战。对我们来说，伤亡一个人，都
是革命的极大损失。”

野鸽子说：“我是直道道，考虑问题简单，
还是两位大哥考虑周全。”

陆野说：“吃一堑，长一智。以后遇到同类
情况就知道怎么做了。”

野鸽子点头称是。
酒喝到半酣，陆野说：“海山兄、万青兄，酒

喝得差不多了，喝太多怕误事，还是让上饭吧！”
王海山说：“警察已检查过了，今晚应该没

事了，喝多点也不怕。”
陆野说：“还是多操点心为好，以防万一。”
王海山说：“既然如此，我们就让再上两碟

子泡泡油糕一盆蛋汤。我们边等油糕边喝酒。”
王海山大声叫来小二，点了泡泡油糕、蛋汤。
王海山点了饭菜，给空着的盅里倒满酒，自

己端起酒盅和每人干了一盅。陆野、杨思源也给
大家倒起酒，端起盅分别和东道主王海山和张
万青喝了一盅。野鸽子也倒起一杯酒，和王海山
碰了一下说：“王掌柜，谢谢你给小妹解围。”

野鸽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王海山吱的一
声喝了酒感叹地说：“都是自己人，野鸽子也学
会客气了！”

不一会，泡泡油糕和蛋汤端了上来。野鸽
子筷子夹着吃了一个说：“酥软甜腻，真好吃！”
说着又吃了一个。

众人吃了饭，顺着东街返回万义客栈。


